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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汉语发展策略

全球化到来了。我们喝着同一品牌的饮料，吃着同样口味的快餐，我们看全球同步上映的电影，读世界流行的畅销书，无论你身在大都市，还是在地球上某一个偏僻的角落。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享受着分享的乐趣。然而有得必有失，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难以保持了，语言的渗透就是一个开始。

以汉语为例，我们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有人觉得汉语“土”，于是汉语被一些人说得“洋”了。

如在语音方面：现在很多歌曲的歌词发音产生了细微的变化，如：“小”字中的发音被很多年轻人发得很象 “少”。根源是因为英语中没有“x” （西）的发音，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便用相对接近的“ sh”来代替，这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可是这不标准的发音竟成了某些自认为前卫的人的一种时尚。还有“你好”被说成了“nee—hau”, 夸大的口型，也是模仿不标准的发音而形成的。

词汇方面：已有的词语用得少了，倾向于使用更洋化的词。如：我们原来有一个词是“饼干”。可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词：“曲奇”。“曲奇”来自美国英语“cookie”，“cookie”的英文解释是any of various small flat sweet cakes即各种小而平的甜点心，相当于英国英语中的 “biscuit”,也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饼干。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新的词语来表达原来已经有的东西。由于汉字 “曲”有弯曲的意思，所以“曲奇”的意思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超市里常常把小而圆的，表面有弯曲条纹的饼干叫做“曲奇”。这样，“曲奇”这个词就变得很尴尬，它不是汉语的词，也没有表达出它原来的英文意思。

以上两种现象，都是盲目崇拜外来文化的结果，根源是对自己文化没有充分的自信。其实，只要对比一下英语和汉语，就会发现我们祖先发明的汉字具有其他语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超时空性，比如，在英语中，“猪”是 “pig”, 肉是 “meat”, 而猪肉是 “pork”, 这是一组各不相干的单纯词；而汉语中只要有了 “猪” 和 “肉”, “猪肉” 就是原有信息的组合.这样的构词原则大大减少了我们大脑的负荷。英语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词都是单纯词，都没有抽象出具有共同特性的“公、母、大、小、鸡、猪、牛、羊、肉”等词或词素来，并使之用来构成合成词。可以说英文这类词缺乏概括性和可分析性（或称为“可理解性”）。词汇缺乏概括性和可分析性，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物质数以亿万计，要给这么多物质命名，如果不进行系统的归类，抽象出共同的特性再加以命名，而是每出现一个新的事物，就要再造一个新的单纯词，结果将极大地增加记忆的负担。而我们就把原有的汉字重新组合一下就可以承载全新的信息。可以说新事物发展得越快，就越能显示出汉语的优越性。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汉语在这方面的优势，让古老的汉语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因此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机构应该加强国人对传统语言文化的学习，只有先了解掌握汉语，才能进而热爱汉语。如果对自己能够阅读外国人视为天书的中文充满骄傲，也就不会再模仿那种非标准普通话了。近年来我们在学习英语上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热情，是世界罕见的。在英语上过分的、盲目的投入，使我们不得不牺牲其他的、也许更有价值的东西。面对这种趋势，政府更应该有积极的引导，创造学习汉语、重视汉语的大环境，有意识地保护汉语言文化。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进入汉语的外来词也越来越多。有些词被“汉化”了，变成了中文的词，如“cool” 变成了中文的“酷”；有些词被原封不动地使用着，如“party”； 更多的词是字母词，即英文单词的缩写形式，如MBA 、DVD、 IT等。在技术上来说，如何处理外来词是需要十分慎重的。由于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我们习惯于把效率放在第一位，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也要首先看它的效率，而无暇顾及它的其他价值。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自然觉得将英文翻译成汉语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使用原文的缩写，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着字母词，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样说话： CCTV5今晚将播出中国队VS美国队的比赛，可发e-mail猜测比赛结果。我们还能说我们是在说“汉语”吗？语言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在视觉上，失去了汉字方方正正的美感；在发音上，我们发的其实既不是拼音，也不是英文。如: “V”的发音是 “vee”,而我们中国人常发成 “vay” (微)。最严重的是，我们眼前偷了懒，以后在传承我们的文化时，将不得不先回到别国的语言和文化中，找到某个词的由来，然后再解释给我们的后代。如果对这种后果没有认识，那我们的汉字就会沦为强势语言的傀儡，汉字失去了它的内核,即它产生时的意义，留下的只是它的发音，用来代替相对应的英语发音。再过若干年，恐怕我们的子孙要讨论的就是：何不直接学习我们一直用汉字所代替的那种语言？正所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字母词就有2000多，如果我们可以因为2000多词麻烦而改用英语，那完全可以把另外5000或10000个词贴上“麻烦”的标签，我们现在要做的，正是要控制这种发展的趋势，防止它由量变发展到质变。

所以我觉得总的原则还是要将外语翻译成汉语，翻译的方式有三种，

一，音译，使用新造汉字。如“葡萄”，“咖啡”的翻译就符合汉字的造字特点，有形旁有声旁，而且只对应英语中的某一种饮料，不会产生任何歧义。

二，音译与意译结合。如“啤酒”“啤”取自英语“beer”, 为音译“酒”为意译。

三，完全意译。如“照相机”“计算机”。

一般来说，我们是倾向于完全意译的，因为意译更符合汉字的构词法系统，有利于逻辑识记生词。所以说“照相机”、“话筒”、“激光”，肯定要比“卡麦拉”、“麦克风”、“镭射”要好记。这也是后者最终被前者取代的原因之一。
但是，由于字母词所表示的概念直接来自外文词语，它在国际交流中，特别是学术领域的交流中具有汉语意译形式无可替代的准确性与国际性，如“DNA ”。那么如何既利用字母词的简单方便，又尽量减少它对汉语的冲击呢？我想可以把它们当作“术语”来对待。我们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术语，这些术语简洁方便，给专业工作者提供很大的方便。但这些术语一般不对大众传播。所以，在医学、法律、科技等行业，出于专业和方便的需要，在内部交流或国际交流时可以直接使用字母词，但对公众传播时，就要使用统一规范的汉语译词。
在这方面，媒体的导向非常重要。媒体一定要担负起传播标准汉语言的重任，不能本末倒置，跟着流行的趋势走，民间流行什么词，媒体也马上追捧这些词汇，这是很浮躁的做法。有很多时候，这些词是完全可以用简洁贴切的汉语表达出来的，加了英文反而画蛇添足。比如，我最近在新闻广播中，听到这样的说法：他被送进了ICU特护病房；他们通过EMS特快专递给国外的工作人员送去了月饼。在这两个句子里，汉语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完全没有必要加上英文的缩写。

    具体的说，我们要保持汉语的纯洁性和独立性，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保持我们汉语独有的语音系统。包括四声的抑扬顿挫，韵头、韵腹、韵尾的字正腔圆，这样的语音系统使汉语具有独特的音乐性。

2、 种与属的构词方式。即前面提到的“猪肉”“牛肉”等

3、 对语序的高效利用，即一般是按事实逻辑叙述句子的。如：我坐飞机去广州。事实发生的顺序是先坐飞机，然后去广州。所以我们不说“I go to Guangzhou by plane” 也就是不能先说去广州，然后再说坐飞机，因为这违背了现实的顺序。

我们的汉语是讲究意合的，这是和我们古人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所以我们汉语中的很多词汇都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在我们原来相对封闭而文化单一的社会中是没有问题的，而今全球化的环境要求汉语要更具开放性，汉语要能更加精确地表达科技、法律等方面的产生出来的大量的新词。这就要求我们在汉语的词汇创造上甚至语法上进行新的探索。

在词汇上，我们有改进的必要，比如英语中有 “fans”可代表所有的 “迷”，包括歌迷、影迷、球迷等。而我们要用不同的词才能表达出来，就比较麻烦，而我们汉语习惯双音节的特点又不能单说一个 “迷”字，所以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新的词。但“粉丝”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我们可以在“迷”的基础上加一个合适的字，创造出我们需要的词。

在语法上，我们也可以有新的尝试。最近在电视中常听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让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按照汉语的语法，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个词的构成是动宾式，“连”是动词，“线”是宾语，所以后面不能再接一个宾语。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让我们和前方的记者连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变化的积极方面：如果说“甲和乙连线”，甲和乙是对等关系，主动和被动很难区分，但如果我们说“甲连线乙”，就很明显看出甲是主动，乙是被动。如果汉语在这样的方面向前发展一步，我们的语言会变得更严谨，同时会解决法律条文中对某个陈述理解不一的问题。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如果我们的语言更精确，我们的思维也会更严谨。这样才能使我们中国人更加适应全球化的规则。

有一个事例，在一项国际招标的工程中，国内一家水利工程公司与意大利一家工程公司组成联营公司进行投标，虽然联营公司中了标，获得了一个标段，但是由于这家国内的水利工程公司在联营协议里，不慎写入了一个朦胧语词——“中方向意方提供意方满意的住宅”——致使这个住宅进行了几次翻建才勉强被意方专家接受，就是这个住宅，把水利工程公司能够从中标工程中得到的效益耗尽了。所以说面对全球化，精确的语言和严谨的思维是国际认可的通行证。

有时，一个外来词刚刚进入汉语的一段时间内，音译词、意译词、字母词可能同时在使用，而最后哪个能够最终保留下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人为的干预。比如以前我们把英语中的“combine” 音译为 “康拜因” 后来改为“联合收割机”， “internet” 最开始有“因特网”和“互联网”两种，现在“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已经渐渐超过了“因特网”。多译词并用的过程应是越短越好。这方面就需要国家的汉语机构及时推荐译词形式；监测追踪新出现的外语词，对翻译外来新词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力争在其被社会熟悉和接受之前提供中文翻译形式。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语言非常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如果我们中国社会永远在科学技术上跟在英语国家的后面，那我们的语言也势必要被动地接受越来越多的外来信息和相关的外来语，我们的社会发展跟上了，我们的语言也将化被动为主动，有新的发展。

作为每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我们都要扮演两个角色：一是汉语的受益者，享受着我们祖先发明的智慧而优美的语言；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汉语的传承者，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把汉语完整地、发展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传承我们几千年的思想，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血液。这一切，都要从认真对待汉语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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